











     
第一章            戏剧与戏剧性 
1．1．  现存戏剧理论的批判性概述 











突（如黑格尔、F. B. 布轮退尔1[1]、W. 阿契尔2[2]等）。另外一些人从黑格尔
的主-客观辩证法出发，将戏剧定义为史诗的客观性与抒情诗的主观性两者对立
统一的产物（如黑格尔，F·W·谢林，F·Th·菲舍尔3[3]等），并规定它在


































                         








8[8] Peter Handke（1942—），澳大利亚剧作家，小说家。 
















































联系作用；S3 是隐含在文本中的作为整个作品主体的 “理想作者”；S2 代表
虚构叙事者，他在作品中的作用是充当叙事媒介；S/R1 代表通过对话进行相互
交流的虚构角色；R2 代表 S2 的虚构接受者；R3 代表作品中隐含的 “理想接
受者”；R4 代表实际读者——也就是说，不仅指作者所假想的读者，还包括其
他后来的真实读者。viii[viii]暗区代表的是文本的“内交流系统”（L1=第一
层面），浅色区是“中间交流系统”（L2=第二层面），L3 和 L4 都是“外交
流系统”，但 L3 是理想的形式，L4 是实际的形式。根据具体的“叙述情境”
（F. 施坦泽尔10[10]）的不同，L2 层面的情况允许有一些变化：“作者叙述”
要求 R2 和 S2 的位置由完全独立的角色占据，“第一人称叙述”则要求 S2 的









个图示的比较中看出两种模式x[x]的差异：在戏剧文本中，S2 与 R2 的位置都
空着，从而取消了中间交流系统。但是，戏剧文本虽然比叙述文本少了一个交
流系统，却从两方面得到了补偿。第一，戏剧文本可以使用非语言代码和渠





                       
           
           
                         
10[10] F.Starnzel，德国叙事学家，著有《小说中的叙事情境》（Die typischen 





































                         








































































13[13] S. Jansen 
































                        代码与渠道一览表 
  
渠道：            视觉    （味觉）   （触觉）   （嗅觉）       听觉 
  









      标牌                   语言的           元语言的 
      旗子等 
          
发送者：        角色   舞台   舞台   角色        舞台    角色     角色   舞台 
                     扬声器             扬声器          噪音    噪音 
音




信息传递：持久性 非持久性 持久性 非持久性 持久性 非持久性    持久性 非持
久性 
    身材   手势    舞台指导  道具    特征    台词     音质       音调 
    相貌    哑剧动作 舞台布景 灯光   特点   其它语言   音色     语言节奏 
    面具   位置的改变 灯光    投影   风格              音高 
    服装   互动       等       等                      等 










                         
15[15] Julian Beck（1925-1985）、Judith Malina（1926-），他们夫妇所组织的





































































































(eds.) (1975)，P.Pavis (1980)， K.Elam(1980)， E.Fischer-Lichte (1983)所编的
各种文集中都能找到。. 
ii[ii] 关于它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接受情况见 B.Weinberg (1953)，十八世纪的接受
情况见 M.Kommerell (1957)。新亚理斯多德理论的芝加哥学派就是维护和发
展亚理斯多德传统的现代文学理论的代表。他们的著述已经由 R.S.Crane (ed.) 
(1952)编撰成集。 
iii[iii] W.B.Yeats 和 Brecht 都考虑到了日本能乐的重要性，A.Artaud 则研究了
巴厘岛的戏剧。 








                                                                      
iv[iv] 关于戏剧多少为俄国形式主义所忽略的情况见 J.Striedter (ed)(1969)xxiv-




论刊物 Slovo a Slovonost 上，时间是 1930 年代后期至 1940 年代前期。其德文
译本有 J.Veltruskỳ (1964)，P.Bogatyrev (1971)，J.Mukařovskỳ (1975)，J. 
Honzl (1975)。如能有一部全面的文集，毫无疑问将大有裨益，不过 K.Elam 
(1980)5-20 已经对此作了一个简短的概述。晚近的较为重要的符号学研究有
S.Jansen (1968)，T.Kowzan (1968)， M.Pagnhini (1970)，D.D.Kaisersgruber 和
J.Lempert (1972)，B.Wuttke (1973)，E.Kaemmerling (1979)，B.L. 
Ogibenin (1975)，P.Pavis (1976 和 1980)，F.Ruffini (1978)，A.Ubersfeld (1977，
1980 和 1981)，K.Elam (1980)，E.W.B.Hess-Lüttich (1982)，E.Fischer-Lichte 
(1983)，H.Schmid 和 A.van Kesteren (eds.) (1985)和 P.Pavis (1985)。又见由
A.Helbo 和其他人(1975)所编的两卷集文选和 A. van Kesteren 和  H.Schmid 
(1975)中相关的内容。后者还包括一篇研究概述 (pp.41-58)和由 van Kesteren 编
撰的一份书目(pp.318-38)。又见 H.Schmid A.van Kesteren (eds.) (1984)511-48 中
的书目。 
vi[vi] 关于这个词的讨论见 K.W.Hempfer (1973) 26f 和 160-4。 






viii[viii] 这里我们用的是 R..Fieguth(1973)所提出的模式。 












                                                                      
达的一件负责。其实，全书当中没有一个观点能够算在作者身上。”（1882
年 1 月 6 日致 S.Schandorph 的信）Ibsen (1905) 352。 
xii[xii] 见 K.L. Berghahn (1970) 1-13“戏剧与对话”一章中对这个问题的讨
论。 
xiii[xiii] 英译本 E. Bentley (ed.)(1968) 153-7。又见 E.Bentley (1965) 96-8 和 
J.Levy (1969) 141-8。 
xiv[xiv] J.L.Austin (1962) 60。 
xv[xv] F.Dürrenmatt (1976) 75。 
xvi[xvi] A.Sinfield (1977)。 
xvii[xvii] J.L.Styan (1975) 4。 
xviii[xviii] S.Jansen (1968), M.Pagnini (1970)。 
xix[xix] 在戏剧中特别提到嗅觉信息的用处的较早的例子是 García Lorca 
Mariana Pineda (1972) 
中的“民间传奇”，在这一部分的次文本中有一处舞台指示：“周围散发着秋
天榅桲的香气。” 




—如果不是系统的——研究。 重要的是 J.L.Styan (1960 和 1975)和
J.R.Brown(1966 和 1972)。 
xxi[xxi] 这里的分类方法和术语借自 C.S.Pierce。关于“戏剧代码”的讨论，亦
见 A.Helbo (1975)和 K.Elam (1980)32-97。 
xxii[xxii] 从这处标准化稍低的代码中，G.Mounin (1970) 8-94 总结道，语言学
概念无法应用于戏剧文本。虽然他对纯粹形而上学地使用语言学概念所作的
批评很正确，但他反对将 langage、 communication 和 code 应用于戏剧文本，
而希望用 stimulaation、 réponse 等行为概念取而代之，则未免将语言、传通
和代码理解得太狭窄了。 
xxiii[xxiii] 见 J.Veltruský 关于这些位置转换的讨论（1964）。更加精确的分析
见下，7.3.3.2.。 








                                                                      
25 R.Schechner (1966)27。 
